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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次 考 古 发 掘 ， 协 调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
所、北京大学、四川省文
物考古研究院等国内多家
科研机构和高校参与，形
成考古、保护与研究联合
团队。考古工作者充分运
用现代科技手段，建设考
古现场保护棚、使用多功
能考古发掘操作平台、建
设考古现场文物应急保护
实验室等，在多学科、多
机 构 的 专 业 团 队 支 撑 下 ，
构成了传统考古、实验室
考古、科技考古、文物保
护 深 度 融 合 的 工 作 模 式 ，
实现了考古发掘、系统科
学研究与现场及时有效的
保护相结合，确保了考古
工作高质量与高水平。

延伸阅读

多科技手段集成应用

从地理位置看，三星堆遗址

位于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镇，成

都平原北部沱江支流湔江（鸭子

河）南岸，是四川盆地目前发现

夏商时期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

中心性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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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睡数千年
一醒惊天下

谈到三星堆遗址，常用“沉睡数
千年，一醒惊天下”来描述。将时钟
回拨至上世纪 20 年代末，广汉太平
场 （今南兴镇） 的燕道诚淘浚溪流，
在溪底发现璧形石环数十枚及石圭、
玉琮等，就此意外揭开了三星堆考古
大发现的序幕。

沿着三星堆遗址考古的时间轴
线 ， 1934 年 是 一 个 非 常 重 要 的 节
点。那一年，由时任华西大学博物馆
馆长的美籍学者葛维汉带队，在广汉
太平场月亮湾进行了三星堆的首次发
掘，出土器物及残件600余件。虽然
此次发掘只有约短短 10 天，但意义
重大。

新中国成立后，四川省文物部门
重新启动三星堆遗址考古工作。上世
纪 80 年代初，三星堆考古发掘者根
据历年所获资料，将属于同一遗址群
的各地点统一命名为“三星堆遗址”
并首次进行了分期研究，使人们对三
星堆遗址的认识从无序走向有序。

时间来到了 1986 年，由于砖厂
工人取土，于当年 7月和 8月先后发
现1、2号“祭祀坑”，随后进行抢救
性发掘，出土了青铜面具、青铜人
像、青铜神树、金面罩、金杖、大玉
璋、象牙等珍贵文物千余件，其中以
青铜器为大宗。相关专家认为“多数

文物前所未见，揭示了一种全新的青
铜文化面貌，也由此掀起了一个国内
外探索三星堆的热潮”。

从 1986 年 三 星 堆 遗 址 1、 2 号
“祭祀坑”的考古发掘吸引世界关
注，到 2019 年 11 月重启祭祀区的发
掘，时隔 30 多年，引发了不少公众
疑问：“为什么要隔这么长？”

就此，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
授孙华告诉记者：“主要是因为没发
现相关线索，但在这 30 多年间，围
绕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工作一直在持续
进行。”

确实，在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副研究馆员万娇在其2020年9月出版
的《从三星堆遗址看成都平原文明进
程》一书中，详细梳理了三星堆遗址
的发现及考古工作，其中，从 1987
年到 2014 年共有 15 个重要时间点，
考古工作包括对三星堆王城的初步认
定完成、青关山台地发现“宫殿”基
址等。

“非常奇妙、非常独特”
是中华文明组成部分

5 月 28 日下午，在广汉举行的
“中华文化全球推广 三星堆推介会”
上，国家文物局副局长胡冰介绍了新
发现的6座三星堆文化“祭祀坑”的
最新文物出土情况。“2020 年 9 月至
今，34 家科研机构、高校系统开展
祭祀区考古发掘工作，初步确定了祭
祀区的分布范围、堆积状况和年代。
目前，3、4 号坑内象牙提取工作已
基本完成，下一步将对象牙下文物进
行提取；5号坑已完成西北区域除圆
形金箔片之外的其他文物提取，基本
确认到达坑底，下一步将局部开展实
验室考古；6号坑正在进行坑壁以及

‘木箱’的整体提取工作；7、8号坑
正在发掘坑内填土及灰烬堆积。现已
提取出土象牙、青铜器、金器、玉石
器等文物上千件。”胡冰说。

出土文物一次次更新，犹如打开
了三星堆遗址的考古“盲盒”，引发
了一轮又一轮的关注。

5月 30日下午 1点多，三星堆遗
址4号坑现场负责人许丹阳和几位工
作人员“特别激动”，都在盯着“青铜
扭头跪坐人像”的提取。回想起当时的
场景，这位“95 后”小伙子告诉记者：

“这是我参与4号坑发掘以来，印象最
深的一次。提取文物后，我们观察到扭
头跪坐人像造型非常特别，呈跪坐姿
态，双手为‘合十’状，头扭向身体右
侧，头上还连接了一个长条形铜器，这
也是三星堆遗址首次发现此造型的青
铜器，可以说是此次考古发掘中发现
的最重要的文物之一。”

而此前发布的青铜顶尊人像造型
同样奇特：跪姿、双手叉指合拢，头
像大眼咧嘴，表情夸张、神态虔诚。
相关专家评价认为，青铜顶尊人像将

三星堆独特人像造型与尊造型相结
合，彰显了三星堆与中原商王朝的紧
密联系，描绘出三星堆虔诚而神圣的
祭祀场景，展现了三星堆独特的信仰
世界。

“三星堆非常奇妙、非常独特，
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

“中华文化全球推广 三星堆推介会”
上，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这样描
述三星堆。

“独特”也是踏进三星堆博物馆
看到馆内文物的观众的第一反应。

“看到青铜大立人像，我已经感到很
神奇了，但看到后来的青铜纵目面
具、青铜戴冠纵目面具等展品时，真
的是一次比一次震撼。”5 月 28 日上
午，特意选了工作日到博物馆参观的
王梅 （化名） 说自己“被震住了”，
她没想到观众会这么多。

在孙华看来，三星堆的独特体现
在三星堆遗址既是包含了3个延续的
考古学文化的典型遗址，也是有别于
中原文化的古蜀文化中心都城，并且
在城市规划建设、宇宙观念和宗教崇
拜上有自己创造的独特城址。

“比如，三星堆古城的城市规划

蕴含着法象天汉的思想，对以后古蜀
王国历代都城的规划影响很大，在紧
接三星堆古城之后出现的成都金沙遗
址、古蜀国最晚的开明王朝的都城成
都遗址均可找到印迹。而且，古蜀国的
都城规划思想，在秦灭巴蜀后并没有
消失，而是被整合入秦汉文化体系中。
在秦统一后营建的大咸阳、西汉长安
城乃至于隋唐洛阳城等，都还可以见
到此类规划思想的孑遗。”孙华说。

实证中华文明
多元一体发展

随着新发现的6座“祭祀坑”考
古成果的陆续公布，“这些成果如何
解释”备受学界关注。国家文物局
副局长宋新潮表示，新发现丰富了
三星堆遗址的价值内涵，同时有助
于加深我们对于成都平原与其周边
地区文化关系的认知。他强调说，
三星堆遗址考古成果充分体现了古
蜀文明、长江文化对中华文明的重要
贡献，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模式
的重要实物例证。

“如果用一句话形容三星堆文化
的特质，那就是以地域特征为主导的
多元文化面貌。”在“中华文化全球
推广 三星堆推介会”上，四川省文
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三星堆工作站
站长雷雨在回答媒体提问时说，“三
星堆遗址的文化遗存首先以地域特征
为主并深深烙上了其他地区的文化印
记，这体现了三星堆文化的开放性、
吸附性及其吸纳能力。”

他进一步举例说，首先，中原地
区的夏商文化对其产生极大影响。三
星堆遗址出土的镶嵌有绿松石的铜牌
饰、铜铃、玉器当中的玉戈、玉璋，
老百姓使用的陶盉、觚形器，都是受
二里头文化的影响。商代时期，三星
堆的青铜容器，如青铜尊、青铜罍，
以及青铜铸造技术，尤其是范铸技术
也都源于商文化。至于那些怪异的、
以前在其他地区不曾见过的青铜器，
也有大量来自商文化常见的纹饰，如
云雷纹、兽面纹、回纹等。

其次，位于长江流域下游地区的
良渚文化也是三星堆文化的重要来源
之一。虽然分属不同年代，但两地的
玉锥形器的相似度很高。

“目前的一个推测是良渚文化覆
灭后，一部分良渚先民到了中原，这
样，文化因素又从中原辗转到了川西
地区。”雷雨说，“还有值得关注的是三
星堆遗址城墙的夯筑技术，稻作和早
期灰白陶传统，都源于石家河文化。”

在王巍看来，三星堆既有青铜面
具、青铜神树等独特的文化面貌，同
时又与夏商王朝关系密切，学习借鉴
了夏商王朝的礼制，比如玉器、牙
璋、玉戈等为代表的仪仗制度，商王
朝时期的青铜容器代表的礼器制度
等。“由此可见，三星堆对外来文化
既吸收借鉴，又创新发展。尤其冶金
技术传到三星堆，发展成为青铜人
像、青铜神树这样的铸造技术，是了
不得的发明和创造。古蜀文明以开放
的心态积极吸收，又创新发展，所以
才如此发达并呈现出浓厚的色彩。”王
巍说。

许丹阳告诉记者，可以用更宽广
的视野去看三星堆遗址考古的新发
现。“比如玉璋、玉戈等在其他地区及
其他文明中，也有发现；再比如青铜
尊、青铜罍，也是受到了其他区域的影
响。虽然说青铜面具、青铜神树等器物
的造型是独特的，铸后切割开孔技术
也是独特的，但从青铜器的铸造方法
与技术的维度来看，应该是受到了中
原地区的影响。”许丹阳说。

孙华认为，三星堆文明是在中原
文明、黄河流域文明和长江流域文明
共同作用下产生的。虽然三星堆是后
发展起来的，但是它长期延续、特征
最为鲜明，既有学习和模仿，也有创
造和发展。“可以说是多种文化的聚
汇，之后又汇入秦汉文化，影响着中
华文明。”

有哪些谜底
尚未揭开

2021 年 5 月 18 日下午，孙华应
邀在南京师范大学做了题为“探索古
蜀文明的密码——《从三星堆埋藏坑
看古蜀文明》”的报告。

关于“埋藏坑”的说法，孙华表
示，在埋藏坑的性质问题上，学界的
基本认识已经集中在“祭祀坑”和

“埋藏坑”两个方面。“祭祀坑说”认
为，这两个坑是三星堆人特殊祭祀活
动的遗存，这是学界最普遍的主流认
识；“埋藏坑说”则认为，这是三星
堆发生重大变故后毁坏神庙陈设的埋
藏。“根据此次考古新发现，也许会
在该问题上有新的推进。”孙华说。

三星堆祭祀区的新发现有助于解
决一些长期悬而未解的学术问题，这
是学界的共识，比如有望厘清最基本
的年代问题和性质问题。“过去我们
只发现了两个坑，这次新发现从两个
坑增加到8个坑，并且对周围进行了
详细的勘探，有助于复原当时‘神
庙’或‘祭祀区’内部的空间，对完
整认识当时的礼仪空间、宗教思想，
乃至于反映的宇宙观念，都提供了重
要资料。”孙华说。

从著名的出土文物青铜大立人像
手里握的是什么到是否会有文字发
现，从如何理解几座“祭祀坑“的关系
到三星堆究竟起源于哪里，从古蜀文
化在文明交流中如何吸收融合为己所
用到是否会有新证据出现支持远距离
贸易……三星堆还有许多谜题待解。

正如许丹阳所说：“新发现的6座
‘祭祀坑’中出土了很多之前未见过的
器物，解决了一些问题，但同时也产生
了更多的新问题，比如新出土的器物
是怎么制作的，产地在哪里，祖型是什
么，谁在使用……我们抱着这样的好
奇心去探索，但可能需要较长的时间
来做基础性的整理与研究工作。”

令人振奋的是，本次三星堆考古
发掘工作秉持“课题预设、保护同
步、多学科融合、多团队合作”的理
念，展现了中国考古理念和考古技术
的新进步。在考古现场，记者发现，
距工作舱不远处，就设有应急检测分
析室、微痕物应急保护室等，实现了
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无缝对接。

“三星堆祭祀区考古现场发掘估
计能在 10 月前结束，但之后的整
理，需要的时间可能不只七八年。”
孙华说。

考古
三星堆

本报记者 赵晓霞

5月底，四川广汉，推开标着“三星堆国家考古
遗址公园”考古现场的木栅栏门，拾级而上进入考
古大棚，4个透明工作舱内，穿着白色防护服的考
古工作人员或在电脑前处理相关数据，或跪在悬空
操作平台上拍照提取信息……忙碌而有序。

工作舱内的三星堆遗址 3 号坑到 8 号坑是
2019年11月至2020年5月新发现的6座三星堆文
化“祭祀坑”，在今年3月20日和5月末，这6座

“祭祀坑”出土的新文物，包括金面具残片、鸟型
金饰片、金箔、巨青铜面具、青铜顶尊人像、青
铜扭头跪坐人像等重要文物陆续公布，“三星堆”
成为霸屏热词。

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国
家文物局指导四川省开展大规
模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陆续
发现三星堆古城、月亮湾小
城、仓包包小城、青关山大型
建筑基址、仁胜村墓地等重要
遗迹，不断明确三星堆遗址分
布范围、结构布局。

考古工作者陆续在成都平
原、重庆涪陵长江沿岸、嘉陵
江流域、涪江流域、大渡河流
域发现三星堆文化或略晚于三
星堆文化的相关遗址，逐步廓
清了三星堆文化分布范围，也
揭示了三星堆文化与中原地区
夏商文化的密切关系。

链 接

三星堆文化
涉及更大范围
三星堆文化

涉及更大范围

右图：这是 5 月 30 日拍摄的从 4 号“祭
祀坑”中提取出的青铜扭头跪坐人像。该人
像呈跪坐姿态，双手为“合十”状，头扭向
身体右侧，头上还连接了一个长条形铜器。
这是三星堆遗址首次发掘出土该类型的青铜
人像。

新华社记者 沈伯韩摄

新发现的三星堆文化“祭祀坑”达6座，其出土文
物提供了更具完整性的资料，丰富了古蜀文明的内
涵，进一步明确了古蜀文明作为中华文明重要一极的
地位。

上图：3号“祭祀坑”内青铜器上的龙形饰。
左图：5月14日在三星堆遗址拍摄的青铜顶尊人像

局部。这尊人像将三星堆独特的人像造型与尊造型结
合，彰显了三星堆与中原夏商文化的紧密联系。

新华社记者 沈伯韩摄

4月 15日，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 4号“祭祀坑”，考古人
员正在取出一枚象牙。大约3000年前，神秘的古蜀人祭天敬神，象
牙是最珍贵的祭品之一。三星堆博物馆展出的国宝级文物青铜大
立人，很多专家推测他手中握的祭品很有可能就是象牙。

新华社记者 刘 坤摄

5月 28日，“走进三星
堆读懂中华文明”主题活
动在四川广汉举行。图为
受邀代表走进三星堆遗址
考古现场。

本报记者 赵晓霞摄

三星堆的全新发现，引来了众多慕名而来的考
古爱好者和游客。图为在四川广汉市的三星堆博物
馆内，工作人员正在现场进行讲解。

本报记者 赵晓霞摄

既有文明关联印证
又有奇异独特彰显

龙的造型在新石器时代晚
期至青铜时代，在中国境内有大
量的发现，是中华文明具有标志
性的造型之一，并在后世被解读
为中华民族的象征。三星堆把龙
的造型装饰到跪坐人头上所顶

的青铜大口尊的肩部，并且它比
一般的铜尊肩部装饰要大得多，
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文化现象。这
是三星堆文明在吸收、借鉴其他
区域文明因素的同时，发挥创造
力的突出表现。

三星堆龙造型

链 接


